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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医者的战场”

高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护士

魏佳岐
北京120南区分中心急救医生

我叫高雅， 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的一名护士。 有9年呼吸
科和4年神经科的工作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后， 因为担
心工作中与患者有接触 ， 春节前我
就进行了自我隔离 ， 离开家人， 单
独居住。

2020年2月1日， 当得知医院在组
建医疗救援队， 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可是当时去支援哪里？ 护理谁？ 要去
多长时间等一概不知。

2月2日， 北京康复医院对我们开
展了专题培训。 当日下午， 我们就接
到了任务和出发通知， 第二天， 要到
北京市的定点医院去支援。

刚到定点医院， 眼前的景象和印
象中的隔离病房， 相差甚远。 这原本
是一家普通医院， 没有隔离病房。 因
为接到命令， 要临时改造成定点医院，
要具备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条件。 所
以， 这家医院当时正在进行施工改造。
而我们就抓紧时间进行环境整理、 清
洁卫生以及相关工作流程和制度的制
定、 书写。

2月7日， 这家定点医院准备就绪，
开始接收病人。 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
开始了正式的工作。 说到医护人员抗
疫， 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
些画面， 也许是护士在为患者静脉穿

刺或发放口服药， 也许是医护在为患
者实施抢救 ， 也许是医生们在查房 、
会诊。 可实际上， 我的工作内容并不
是这些。 刚到这里不久， 我们3名工龄
在12年以上、 平均年龄33岁的护士被
分配到了防护组。 领导说， 我们这个
年龄段的护士， 无论从责任心方面还
是从体能方面， 都更适合这个组工作。

我们防护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
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 进行消毒隔离。
从喷洒 、 擦拭 、 清洁 、 紫外线消毒 ，
到清点填充物资、 清洗衣物等， 每件
事都要亲力亲为。 而且因为没有保洁
员， 我们还要做卫生清洁工作。

虽然不能直接救治病患， 但我们
的工作依然很重要。 因为如果医护人
员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穿脱防护服,或
者因为穿防护服或戴护目镜不严格 ，
而把不该暴露的地方暴露了， 就会增
加感染的几率。

尤其是脱掉防护服的时候， 有的
医生因为防护镜起雾， 或者着急去厕
所， 难免动作不规范， 我们会提醒他
们： “慢慢来， 别着急， 对您的严厉
就是对每个人负责！”

刚开始， 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也有
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比如， 我们每天
的工作4班倒， 每个班一上就是6个小
时。 比如， 因为担心穿着防护服去厕

所， 造成物资的浪费。 我们都偷偷穿
上了纸尿裤。 后来， 我们学会调节自
己的饮水时间， 尽量在上班时间不去
厕所， 掌握规律后， 我们就不再穿纸
尿裤了。

现在 ， 我们防护组对工作内容 ，
流程都完全适应了。 我们还自信地给
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大婶组”。

最近， 有人提出， 想在后面的时
间里去参加一下病房的工作。 领导也
征求了大家的意见 。 当问到我们时 ，
我们一致表示： 组织需要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记得2003年 ， 非典肆虐的时候 ，
白衣天使们的英雄模样就印在了我的

脑海里。 那年， 正逢我中考， 和家人
商量后我报考了一系列有关护理的专
业。 之后， 我终于实现了心愿， 成为
了一名护士。 这次参加新冠肺炎的救
治工作， 有的护士， 因为怕父母担心，
并没有将消息告诉父母。 我也是报名
之后才给爱人打了一个电话， “通知”
他， 我要支援一线去了。 只是， 多日
未见的儿子 ， 在电话那头崩溃大哭 ，
我才感到了一些内疚。 但是， 这个时
候， 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都说疫情开始后， 医护人员都变
成了坚强战士。 我坚信只要听党指挥，
依靠人民的力量， 中国就一定能打赢
这场战争。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我是北京120南区分中心急救医
生魏佳岐。 2月4日晚上9点， 我成功
复苏一名心脏骤停患 者 ， 又 将 病 人
顺利送入医院 。 这时 ， 我接到单位
的通知， 加入第三批新冠肺炎患者转
运组。

2月6日，大雪。 我已经参与新冠肺
炎患者转运工作两天。 在这期间，我即
使下了班也要住在指定的宾馆，进行隔
离生活，隔离是对我家人的保护。 谁都
知道眼下的工作有感染风险，可我是医
生，救人是本分。

今天我所在的车组上白班，8点钟
开始接手工作，穿着刷手衣（医院常用
的一种工作服）在工作区等待。上午10
点钟，我接到任务，要从朝阳区一个定
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社区医院接病
人运送到地坛医院。 我迅速套上防护
服、手套、戴着口罩、护目镜，严严实实
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患者是一位60多岁
的老爷子，有武汉居住史。老爷子需要
吸氧，我把他的口罩拿下来，将氧气瓶
的鼻导管放进了他的鼻子，这时我俩几
乎是零距离接触， 老爷子咳嗽一声，我
心里一惊，好在手没抖。

下午1点多， 我们回到隔离区， 病
人已经顺利送达。 简单吃了口饭， 刚

想写病历， 又接到了任务。 我看到任
务单上写着， 病人因呼吸衰竭， 需要
有创呼吸机。 在这种情况下， 我需要
在防护服外再穿一层隔离服， 还要戴
着防护面屏。 一层层的防护装备， 虽
然保障了我的安全， 但是捂出了好几
身透汗。 车窗外是鹅毛大雪， 我的身
体却似乎在声嘶力竭地喊着 “热……”
患者年近70， 也是男性。 在1月22日，
从武汉搭乘航班回京。 我和护士刘硕
配合， 帮助病人进行了插管和连接呼
吸机。

患者意识清醒， 但是因为他插着
气管插管， 出现了躁动， 不仅剧烈咳
嗽， 而且手脚乱动。 在医院住院期间，
曾经将插入咽喉的气管咳出。 医院给
了患者镇静剂， 让他镇静， 途中我给
他推了三次镇静剂， 他每次清醒， 车
厢里都会响起一阵阵咳嗽声。

送完这个病患， 返程途中， 车组
申请加了一次任务， 防护服都是一次
性的 ， 在这个特殊时期 ， 十分宝贵 。
为了节省防护服， 也为了方便我们工
作， 单位准备了成人尿裤。 我想着既
然穿着全套装备， 再多运一次患者吧，
于是又送了一对年轻母子到定点医院。
这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一看表， 已经

将近晚上7点钟了。
出完任务的车辆需要洗消， 就是

要清洗、 消毒。 在洗消区排队时， 车
窗不能打开。 我看到车窗外的冰雪世
界， 与车内的闷热形成了两重天。 护
士刘硕说， 她头疼恶心。 其实， 我也
感觉非常不舒服， 胃里翻江倒海， 车
里的气压太低了。 这时， 我们已经5个
小时没有喝水， 我的舌头已经贴在了
口腔里， 像一条搁浅的鱼。

下午7点40分， 我在洗消区下车脱

防护服和雨靴， 衣服一下身， 脚踩在
雪地上， 一阵凉风袭来， 瞬间湿黏的
身体就干了。 用热水洗澡是每天的必
修课， 这也是消毒。 口罩在我的脸上
勒出了红印子， 司机陆禹的鼻梁被勒
破了皮。

晚上， 爱人跟我进行了视频， 她
也在急救中心工作， 现在我俩都得坚
守岗位。 我俩都放心不下一岁的女儿。
然而， 作为医生， 我们必须坚持， 因
为疫情， 就是我们医者的战场。


